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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籍移工來台工作之遭遇為題，想像拍攝一部紀錄片 

若將自己想像為紀錄片導演，我會想要以外籍移工來台工作之遭遇為主軸

拍攝紀錄片。說得精確些，我會想要以「在法庭上被審判的外籍移工」為主

角，拍攝紀錄片揭露他們之遭遇，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或許代表了個

案，可能也能從中指涉移工們廣泛性地遭遇到的難處。 
我挑選此主題的理由與我自身經歷有關。我的母親是法院特約通譯，三不

五時會收到法院傳票而前往通譯。因為翻譯的語言是印尼語的緣故，對象幾乎

都是印尼籍移工。母親偶爾會在通譯結束後與我分享出庭的狀況或簡述案件內

容。而在一次次的聽聞過後，我關注的重心從「案件內容」（也就是移工大致做

了什麼事以致出現在法庭上）慢慢轉移到「外籍移工之遭遇」（移工之背景──

可能有什麼因素促使他犯法？是對法律的不了解，抑或是台灣對於移工相關法

規之不完善？等等）。我不太確定將這樣的內容寫出來是否妥當，因為在《法院

通譯倫理規範》第十一條即明文規定「通譯不得揭露或利用因職務所知悉之秘

密、個人隱私或其他非公開訊息」。不過母親有部分是基於告誡的意味在內才向

我訴說有關案件之事的。那麼我舉個我以通譯家屬身分、非母親主動揭露案情

我仍能知悉的例子。在一次的案件中，因緣際會下我母親身兼了照顧被告的孩

子的褓姆身分。理論上應該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但基於案件的諸多考量，包

括因私人因素不便將孩子送到托兒所，而當時政府方面也找不到其他會說印尼

語又能協助帶小孩的人，所以在社工協助下，我家就忽然迎來新的一份子，這

樣的緣分持續了四個月之久。 
當時剛好是大一上學期結束的寒假，我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與被告的小孩

相處。在相處的過程中，我認識並學習到了許多我以往並不注意的小事。被告

的小孩僅三歲，但與他相處時我卻時常忘記這一點。他非常擅長看人臉色、討

好他人，偶爾也會耍一些小聰明。這些討好的行為包括時常掛著一張笑臉、搞

笑逗他人開心、擅於誇阿姨們漂亮，衣服好看、看到東西掉地上急忙地幫忙撿

起等等。而正值三歲年紀的他，學習的能力及速度也非常驚人。母親教導他看

到客人要遞拖鞋，並在實作時對他誇獎，不到一天，就養成了他看到光著腳的

人們在家裡就急忙向前遞拖鞋的習慣。而起初完全不黯中文的他，在來到我家

約兩個月後就學會在菜市場被伯伯阿姨問年齡時伸出三隻手指頭回答三。甚至

在來到我們家三個月多之後，大致聽得懂我們對他說的中文日常用語，並開始

習慣用中文回應一些如「要、不要」的基礎用語，並用中文叫人吃飯。在這些

行為背後，可以指向他因生存所被迫學會的技能：討好他人。也就是因為這些

超齡的表現，使得我唯獨看向他單薄瘦小的身軀時才會意識到──他原來不過

是三歲小孩。 
雖然不瞭解詳細案情內容，也不知悉這個小孩的過去，但從與之相處的片

段卻能拼湊出一些樣貌。例如遇到雨開始下，這個小孩會用印尼語喊著「下雨

了！下雨了！」並拿起庭院裡的大葉子擋在頭上遮蔽。另外一次是他指著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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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尼語說著「菜！菜！」，或是抱著一些木頭叫我母親（生火）煮菜。而手機

等科技產品並不會特別吸引他的注意。從這些習慣中能大概窺見他以往的生活

樣貌，我覺得格外有趣。 
花了這些篇幅，就是為了敘述我為何對這樣的主題感興趣。起初只是偶爾

於耳邊聽聞的事件，在一次親身與相關人士相處的經驗後，我對外籍移工的議

題更感興趣，並且有切身感受。 
臺灣的外籍移工數量不在少數，若與台灣截至 2022年的總人口相比，也達

到了其中 3%的數量（儘管外籍移工並不算在臺灣總人口中）。1除了在工廠林立

的桃園市、台中市及新北市等地區街上時常見到的產業移工外，許多人也因為

各種因素與社福移工有過接觸。移工逐漸成為臺灣社會樣貌的一部分，人們對

其越來越不陌生。而對於移工長年積累下的刻板印象，我認為若有紀錄片訴說

其遭遇，應該能為大多數台灣人達到解釋、進到能夠對其更加了解的功效。對

於同處一個社會、與自身生活相關，但平時可能沒機會了解的群體，若有紀錄

片能「更爆炸性的揭露其真實面」2，從中窺見各個生命故事的話，我認為這樣

的紀錄片是吸引人的。 
為了拍攝這個主題，必須對外籍移工相關資訊及議題充分了解（但通常是

具備了一定的了解才會對此議題有興趣）。關於田野調查，我預計需要對相關人

士都進行訪問，包含移工本人、雇主、移工的朋友、家屬等等。蒐集到各面向

的資訊，包含審判案件內容、主要被拍攝者生平及生活圈、移工生活環境及所

屬文化特性，呈現移工、雇主（臺灣人）的價值觀等。而在田野調查中，一邊

獲取必要資訊，一邊也會被田野調查所觀察到的，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細

節影響吧。3 
 我想要以劇情片般倒敘的手法呈現，首先先從法庭審判的畫面開始，讓觀

眾知道發生了什麼狀況，再將畫面轉換為被告移工自敘發生了什麼事，穿插其

日常生活之畫面，讓觀眾了解紀錄片主角的背景。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有看點的

方式，若是能從孩子的視角開始敘事，如前文所述描述孩子被臨時照顧時的狀

態，其特性、生活，再進一步指涉到其遭遇（讓觀眾意識到為何會形塑成現在

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更進一步說明其母親，也就是外籍移工本身的遭遇，我覺

得這樣的敘事流程應該是理想的。 
 實際拍攝可能遇到的難題，在技術層面上有法庭是禁止拍攝的，若是真實

案件更難以對相關人士以外的人揭露，若要得許可，可能本身得是有名有望的

紀錄片導演，並和業界權威人士有交情吧。若捕捉真實畫面有困難，抑可以採

 
1 台灣總人口數資料來源來自維基百科上所示之 2022年 11月底的官方統計數字（總人口數
23,233,593人）；外籍移工數量則來自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年底統計之資料（總移工人數為
72.8萬人）。查詢日期：2023年 6月 25日。 
2 引用自李道明（2009）。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戲劇學刊》，第十
期，頁 79-109。 
3 參考自台灣電影網（2021）。編劇功課｜林浩溥、沈可尚：田野，可不是只有紀錄片要做啊！
所述之田野調查狀況。查詢日期：2023年 6月 25日。檢自：
https://taiwancinema.bamid.gov.tw/Articles/ArticlesContent/?ContentUrl=8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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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事後「根據事實演出」的模式。主要以訪談的語音敘事為主軸，畫面穿插使

用事後補拍的示意畫面來達到較強烈的敘事性（但我較不傾向為了敘事特意拍

攝示意畫面的做法）。另外一點是鏡頭是有侵略性的，對於被拍攝對象必須耐心

地做好十足的田野調查，讓被拍攝者習慣鏡頭，才能拍攝出最自然、趨近真實

的樣貌。 
 而在倫理方面，和其他許多紀錄片拍攝過程會遇到的問題一樣：影片講述

的是相對悲傷的故事，導演自己本身必須很清楚自己想要拍什麼、想要傳達什

麼，拍出這樣的紀錄片能帶來什麼影響（會對當事人帶來什麼影響）？在田野

調查時就必須找到自己對主題（真實事件）有感之處，確立敘事的角度，避免

成為對弱勢族群的消費。 


